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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山之石,可以攻玉(代发刊词)

张玉书

《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》终于和广大读者见面了。从此这份

年刊将与其孪生姐妹《文学之路》(德语版学术年刊)一样,成为

一条联系中西的文化通途,使中德两国人民的心灵更加接近。

八年来,《文学之路》使国际日耳曼学界听到了中国学者的声音,

看到了中国日耳曼学学者具有独特视角和东方特色,在中国文

化背景下做出的研究成果,也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一些人长年

形成的偏见:认为中国人不善学术研究,更不善以德语撰写研究

文章。

根据国际日耳曼学分工,需要翻译介绍德语文学作品,满足

不谙德语的广大中国读者了解德语文学的强烈愿望,这项任务

责无旁贷地落在中国日耳曼学学者身上,落在我们身上。

2006年,我们应梯森基金会之邀参加在魏玛召开的《文学

之路》学术研讨会。会后,东道主为我们在德国安排了一次别开

生面的文化之旅。参观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故居时,我们发现,

这位天资聪慧、华年早逝的杰出诗人,至今还活在德国人民心

里,他的诗作成为德国人民文化滋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我们

深受震撼。看来我们对德语文学的译介还有相当大的缺失。德

国浪漫派堪称风靡世界文坛的现代派文学的鼻祖。但是曾几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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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,德国浪漫派被批得灰头土脸,面目全非。正因批评者皆名家

大师,于是这一重要文学流派便沉冤多年,未被昭雪。先是极左

路线的干扰,限制了文学评论的正常开展,接着是图书市场的倾

向,左右了外国文学译介的导向。如今我们发现了这批无端受

到苛责、长期被忽视的作家作品的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。我们

需要一块自己的园地来精心耕耘,译介德语文学中很少得到或

未能得到介绍的精品,让那些瑰丽的珍宝在中国读者面前闪耀

异彩。使受到扭曲、误解和不公正评价的作家、流派、作品恢复

名誉及应有地位,使中国读者共享德语文化宝藏中的精神财富。

我们渴望找到一个平台来介绍这些重要作家和流派。参观

诺瓦利斯故居后,同行们这种愿望更为强烈。我们的愿望得到

了德国朋友的支持,梯森基金会决定在《文学之路》后,继续慷慨

赞助这一新项目,于是《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》便得以呈现在大

家面前。

我们决定,第一卷从介绍浪漫派开始。先把这段“冤案”了

结,还浪漫派以本来面目,给它以公允的评价。再通过读者的共

同努力,在更大范围内为之正名。我们这份年刊的特点是翻译

和评介并重。既让读者领略某一流派代表作的真正风貌,也加

上我国学者的研究心得。译文力争精准,评介力求公允、具有科

学性和前沿性。

限于篇幅,我们不可能把这一卷做成浪漫派专辑。我们留

下一些篇幅把其他作品介绍给读者,不限时代和流派,尽量照顾

到以前疏漏的名家佳作。最后报道一下日耳曼学界的重要活

动,互通消息,活跃气氛,吸引精英,促进交流,以壮大德语文学

的译介和评论队伍。

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中国日耳曼学学者,不仅要能教授德文,

用中德文从事学术研究,也要通过翻译把我们发现的奇花异葩

提供给中国读者欣赏,这是我们的心愿,也是我们的职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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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涅曾把他的老师,杰出的翻译家奥·威·施莱格尔称作

探幽寻胜、猎奇夺宝的能手。而我们探宝的工具便是语言大师、

翻译高手奥·威·施莱格尔称之为“发掘外国文化宝藏的金钥

匙”的“外语”,用在我们身上便是“德语”。为力争使译文接近原

文的高雅与优美,还需很好掌握我们的母语———汉语。我们就

以这位浪漫派领袖、出色的莎士比亚的翻译者,作为我们的榜

样,把深埋在莱茵河、易北河、多瑙河、奈卡河、伊莎河与密林深

处的奇珍异宝打捞、开掘出来,精心雕琢,认真移植,以东方的面

貌,华夏的风采,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,语言外壳迥异,灿烂辉煌

依旧,神韵精髓不变。

我们的前辈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,做出了骄人成绩。我们

有一批杰出的翻译家,还有一群前程无量的后起之秀。我们有

何理由不步前辈后尘,为中德人民心灵的沟通与了解,做出更大

贡献,更何况还有德国朋友热情相助,帮我们克服前进道路上的

重重困难。让我们携手并肩,办好这个共同的平台,让高手显示

绝技,让新人崭露头角,让一批批后起之秀,如雨后春笋般涌现。

二十一世纪应成为介绍德语文学的一个新的黄金时代。全国的

日耳曼学者是我们号召的对象,合作的伙伴。我们大家既是读

者又是译者、研究者,让我们互相切磋,并肩前进。

但愿我们的努力,能为德语文学的精华在中国的传播做出

贡献。他山之石,可以攻玉。歌德的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、席勒的

《阴谋与爱情》、海涅的《诗歌集》、斯托姆的《茵梦湖》、托马斯·

曼的《布登勃洛克一家》、卡夫卡的《变形记》、茨威格的《一个陌

生女人的来信》等很多德语文学作品都给过中国作家以灵感和

启发。愿这份年刊继续让洋溢在德语文学中的启蒙思想、理想

主义、人道主义成为大家的精神食粮。

2007年8月,北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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浪漫派文学———德语文学花园中的奇葩

冯亚琳

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三十年代,当一批才华横溢、志同道

合的德国青年文人作家聚集一处,谈诗论道,纵横今古,评说人

生与社会的时候,或许并未想到他们的哲学和美学主张会对整

个欧洲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,进而发展成一场席卷全欧的文化

运动,大概更没想到这场日后被冠以浪漫主义的文学文化运动

会对之后两百多年的德国和欧洲的文学产生经久不息的影响。

伴随着这种影响的是不断的争论和批判,推崇者有之,诋毁者更

是不乏其人。在批评者队伍中,人们瞥见了歌德那尊贵的身影,

因为他曾断言道:“我把‘古典的’叫做‘健康的’,把‘浪漫的’叫

做‘病态的’”;①其次还有海涅那论战的姿态,在《论浪漫派》一

书中,他对浪漫派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评判和清算。不可否认,歌

德和海涅对德国浪漫派文学的批评开了后世批判浪漫派之先,

但问题却恰恰出在人们批判浪漫派时对歌德和海涅不加分析地

引证。就歌德而言,他的批评有语境上的限定,并非盖棺定论,

更何况他本人与浪漫派作家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奥·威

① 《歌德谈话录》,爱克曼辑录,朱光潜译,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

版,第188页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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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施莱格尔就曾称歌德是“德国诗的重建者”①,而歌德的小说

艺术,尤其是《维廉·麦斯特的学习时代》被施莱格尔兄弟推崇

为现代文学的典范。海涅对浪漫派的批判则带有更多的政治化

倾向,尽管他本人曾从浪漫派诗人那里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并创

作过许多浪漫风格的诗歌。张玉书先生对此曾有过精辟的论

述。② 在此,不得不提到我国1949年以来很长时间内对德国浪

漫派文学的拒绝与批判,“浪漫主义反动、落后”,而“现实主义进

步、革命”的观点贯穿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我国出版

的众多的欧洲文学史和外国文学教科书。

纵观两百多年德国浪漫派文学批评史,有两种典型引人注

目,一是以偏概全,二是将文学批评政治化,应该说,这两种倾向

不仅反映在上述歌德和海涅对浪漫派的批评中,也在我国外国

文学界对浪漫派的研究史中得到印证。事实上,这场曾席卷欧

洲、持续数十年之久的文学、文化运动本身具有相当的广泛性、

复杂性和曲折性,单是在德国,浪漫派文学思潮就从来不曾以一

个统一的面孔示人。不仅早期与晚期浪漫派之间有巨大差别,

浪漫这一概念本身包含的历史的和流变的内涵亦极为丰富。换

言之,正因为浪漫主义思潮是欧洲新时代开始的产物,它体现的

是社会转型时期人的情感类型和思维模式的转变,它就不可能

是一个静止的、一成不变且能概而论之的文学现象。甚至“浪漫

主义”和“浪漫派”这两个在国内学界被广泛采用的概念也并不

完全符合“Romantik”的原意,因为它原本并无派别和主义之

意。由此可以说,单是从概念上,就能发现人们对德国浪漫派文

①

②

《浪漫派文学理论》,H.于尔林斯主编,斯图加特:莱克拉姆出版社

2000年版,第48页。
参见张玉书《诗人海涅》,见《海涅文集·诗歌卷》,北京:人民文学出

版社2002年版,第2—5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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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的看法至今在某种程度上仍是模糊的,甚至是盲目的。①

一

德语中“浪漫”一词源自中世纪古法语干词“romanz”,原指

区别于文人使用的拉丁语的罗马语族国语,由此发展而来的

“romance”(法语)“romanzo”(意大利语)泛指用大众语写的叙

述诗,多出现在流行于中世纪中期和晚期的骑士冒险故事之中。

据考证,德语形容词“romantisch”(浪漫,浪漫的)既与由“ro-

mance”发展而来的法语词“roman”(小说)有着本源关系,又是

1650年就已流行的英语词“romantic”的变体。它最初与“ro-

manhaft”(小说般的)通用,指像传统的骑士小说那样具有“传

奇性”,故事“离奇而富有想象力”,情节“夸张”、“虚构”,甚至“不

真实”。与此同时,“浪漫”一词也往往被用来描绘富有诗意的、

秀美的自然风光,歌颂超凡脱俗、生死不渝的爱情或表述充满冒

险和意外的经历等等。在十八世纪的德国,“浪漫”可以指人,也

可以喻物,既可以用它来阐明思想与观念,也能用来描述气氛与

情感,甚至可以定义某个时代或者某个民族的特性。

尽管“浪漫”一词至今仍常见于其他语境尤其是日常生活之

中,但起码在德国,它毕竟从一开始便包含了一种对文学的崭新

的理解。只不过这种新的理解是循序渐进并不断演变的。倘若

说,在十八世纪狂飙突进运动的主将赫尔德那里,“浪漫”一词刚

① 《浪漫派———历史与概念》,G.舒尔茨著,慕尼黑:贝克出版社2002年

版,第12页。本文之所以沿用“浪漫主义”和“浪漫派”这两个概念,主
要出于这样的考虑:从文学史意义上讲,这是两个迄今无法替代的概

念,代表了十八世纪末、十九世纪初席卷欧洲的一种新的、充满活力

同时却也不乏矛盾与变数的艺术追求与理想,成了描述、指称以及讨

论这一美学现象不可或缺的概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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刚褪去“野蛮”的怪味,那么,当席勒给他的《奥尔良的姑娘》冠以

“浪漫悲剧”的副标题时,“浪漫”则已经获得了某种正面的肯定。

是诺瓦利斯创造了后来人们常用的“Romantik”(浪漫)和“Ro-

mantiker”(浪漫派作家),尽管前者起初仅指“小说艺术”,后者

仅为“小说艺术家”之意。“浪漫”真正被赋予美学意义,首先应

当归功于被称为“浪漫诗学原本的奠基人”①的弗·施莱格尔。

在他撰写的著名的《雅典娜神殿》断片集第一百一十六条中,能

够找到包括“整体诗”②在内的几乎所有对于德国浪漫文学重要

的艺术概念:

  浪漫诗是进步的整体诗。她的使命不仅是把所有被割

裂开来诗的种类重新统一起来,让诗触及哲学及修辞学。

她要并且也应当把诗与散文、创造与批评、艺术诗与自然诗

时而混合、时而融合,使诗变得有富有活力和亲和力,使生

活和交往变得富有诗意。③

德国浪漫派作家普遍崇尚整体主义(Universalismus),这

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。在十八世纪末这样一个社会和政治

变革的特殊历史时期,德国青年一代知识人处境尴尬而矛盾,他

们目睹了法国革命的爆发,先是为之振奋,而后则失望甚至反

感;与此同时,他们对工业革命所造成的人的自由的丧失既痛苦

又无奈。由于在现实中对整体的丧失束手无策,浪漫派作家们

便试图至少在观念中保持整体和自由。与对“整体”的崇尚相对

应的,是浪漫派诗人对“无限”的追求。弗·施莱格尔在《雅典娜

神殿》第一百一十六条断片中对此做出过这样的论述:“[……]

①

②
③

《德语文学史》,E.及 E.封·伯里斯著,慕尼黑:德国袖珍本出版社

1999年版,第5卷第51页。
又译“总汇诗”,参见本书中《评弗·施莱格尔的浪漫诗论》一文。
《德语文学———文本与阐述·浪漫派文学1》,H.施米特主编,斯图加

特:莱克拉姆出版社1981年版,第22—23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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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有她(浪漫诗)是无限的,正如只有浪漫诗是自由的一样。”①按

照施氏的理解,浪漫诗一直处于形成过程之中。他甚至称“永远

都在形成和永远都不会完成”为浪漫诗原本的本质。“无限”既源

于诗人的“随心所欲”,源于其永无止境、具有创造性的想象力,亦

源于浪漫诗人对艺术无尽的精神追求和艺术实验乐趣。正因有

了这样的追求,包括弗·施莱格尔本人、诺瓦利斯、蒂克和布伦塔

诺在内的一大批浪漫派作家才对文学实验有着浓厚的兴趣。更

为重要的是,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这样一批青年作家,面对由于

工业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人的肢解和个体自由的丧失痛心疾首,

他们强调情感是最重要的感知和判断的工具,试图用精神自由来

打破现实对人的限制,通过艺术达到永恒。在这一点上,浪漫派

诗人既秉承了关于一切现象均具历史性以及历史发展便是进步

的启蒙思想———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并非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

是一味的反启蒙的———同时也继承了基督教的超验本质:“因为

不同于古典时期②的众神天国,基督教的特征恰恰建立在其主观

主义的、针对圣子的超验无限的神话开发之上。”③

在艺术实践中,浪漫派作家对于“无限”的追求取消了现实

与幻想之间的界限,从而大大拓展了艺术表现领域,丰富了艺术

表现形式和手法,引入了许多传统文学不曾有过的新的视角:如

众所周知的浪漫文学对梦幻、死亡以及人的内心世界的探索,对

“黑夜”、“彼岸”以及“神话”的关注,对人和人类童年、远方以及

异国情调的向往,对大自然的迷恋和漫游的兴趣等等。由于德

国浪漫文学理论家们对于“无限”的追求建立在“宇宙无限”的

①

②
③

《德语文学———文本与阐述·浪漫派文学1》,H.施米特主编,斯图加

特:莱克拉姆出版社1981年版,第25页。
指古希腊罗马时期。
《浪漫派———历史与概念》,G.舒尔茨著,慕尼黑:贝克出版社2002年

版,第34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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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理念之上,其典型的动态、甚至极对(polare)的思维方式既

指向物质世界,也指向人的意识,同时还是艺术理论的自我关

照,“是诗和关于诗的诗”①。

表面上看,施莱格尔关于“整体”与“无限”的要求似乎是个

悖论。但正是这种艺术旨趣决定了文学、或者说浪漫文学家们

所偏爱的“诗”在形式和内容上均具有开放性。而“浪漫反讽”和

“断片”便是德国浪漫文学理论家们所创造的实现诗人“随心所

欲”的原则和逼近“无限”的重要途径。关于“浪漫反讽”,国内外

德国浪漫文学研究者已有过很多论述②。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

是它运动性的思维方式:它不仅从“有限和自身限制”(弗·施莱

格尔)的感觉中导出,同时也是自我控制。

除了“整体”和“无限”,解读“浪漫诗”论述的第三个关键在

于生活的诗化:诗不仅不断占据更加广泛的生活范围,甚至整个

生活本身也成为了诗;而且,只有当全部生存在诗的精神之中再

生成,才能创造出“时代的图像”来。③ 与此相契合,诺瓦利斯提

出了“世界必须浪漫化”的要求,他说:

  这个世界必须浪漫化。这样,人们才能重新找到原初

的意义。浪漫化不是别的,是质的成方。低级的自我通过

浪漫化与更高、更完美的自我统一起来。……在我看来,给

普通的东西赋予崇高的意义,给平凡的东西恢复未知的尊

严,给有限的东西以无限的外观,这就是浪漫化。④

①

②

③

④

《浪漫派文学———日耳曼学教程》,D.克莱默尔著,斯图加特,魏玛:麦
茨勒尔出版社2001年版,第90页。
参阅《弗·施莱格尔的“浪漫反讽”说初探》,李伯杰著,《外国文学评

论》1993第1期;《“断片”不断———德国早期浪漫派的断片形式分

析》,李伯杰著,《外国文学评论》1997年第1期。
《德语文学———文本与阐述·浪漫派文学1》,H.施米特主编,斯图加

特:莱克拉姆出版社1981年版,第24页。
同上,第57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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诺瓦利斯关于世界必须浪漫化的要求和弗·施莱格尔的一

样,应当理解为人对世界和生活感受的转变,理解为一切艺术形

式和科学的相互渗透和混合。“世界的浪漫化”即世界的诗化,

也就是说,浪漫作家主张用诗来替代生活,主张借助诗来达到

“原初的意义”。用奥·威·施莱格尔的话说:诗人必须懂得使

用“超验主观主义这一魔杖”,以便“体现精神的东西并将物质的

东西精神化”。① 在此,文学摆脱了目的性和功利性,诗人不再

充当理性的说教者,文学作品也不再只是模仿和反映客观现实

的工具。

一般认为,是欧洲新教思想和德国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共

同孕育了浪漫思潮,而资产阶级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深刻的社会

和思想变革则充当了这场文化运动滥觞的催生剂。从文学角度

看,由于浪漫思潮发生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,因此它———尤其

是按照浪漫作家们的自我理解———被视为一种全新的开端;众

多研究成果证明的浪漫思潮与现代性之间的密切关系似乎也为

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。然而,这并非意味着浪漫文学与传统文

学彻底决裂,恰恰相反,德国浪漫文学的形成本身就是在批判吸

收传统文学的过程之中完成的。而这种批判与吸收反映在两个

方面:一是对民族文学的发现与挖掘,二是对欧洲传统文学的整

理与介绍。

德国浪漫诗人对民族民间文学的挖掘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世

人皆知。经过他们的努力,《尼伯龙根之歌》以及其他中古时期

的史诗获得了与荷马史诗同等重要的地位;1803年,蒂克出版

了他搜集的、被奥·威·施莱格尔称为“源自浪漫精神”的《施瓦

本时代的宫廷抒情诗》。此后,浪漫派作家对民间文学的收集更

① 《德语文学———文本与阐述·浪漫派文学1》,H.施米特主编,斯图加

特:莱克拉姆出版社1981年版,第26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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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一发而不可收拾,从而不仅有了阿尔尼姆和布伦塔诺合作编

纂的德国民歌集《男童的神奇号角》(1806—1808),也有了后来

脍炙人口的格林兄弟的《儿童与家庭童话集》(1812—1815)以及

《德国传说》(1816—1818)等。

作为一场诞生在新旧社会交替时期的文学文化运动,浪漫

主义思潮诉求的并非是某些人认为的基督教的复辟,而是一种

精神和文化上的革命。弗·施莱格尔和诺瓦利斯甚至一度计划

创立一个以德国新教为基础的新的宗教。这个宗教以传统的基

督教为基础,但也包括哲学与诗①。因此,浪漫思潮与基督教之

间的关系含义比某些人认定的更为广泛,与其说它与基督教,不

如说它与整个区别于古典时期文化的欧洲“现代”文化、与罗马

语族国家的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传承关系。“伟大的但丁”就被

弗· 施莱格尔推崇为“现代诗”之父。只不过,浪漫诗人所说的

“现代”(modern,Moderne)并非指浪漫诗人们所处的十八世纪,

而是十四到十七世纪,即后来人们说的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

时期。施莱格尔兄弟起初曾将“现代”与“浪漫”等同起来,但很

快又试图将两者区分开来。他们认为,“现代”文学不仅包括古

典主义作家,也包括伏尔泰、莱辛、甚至歌德。

在施莱格尔兄弟那里,“浪漫”与“现代”的区别显然不在于

文学作品的艺术质量,而在于某种“闪光发亮的特性”,借助于这

种特性,“文学作品使人类语言必定受限定的范畴上升为超验,

并获得通往无限的前景”。② 这即是说,“现代”文学所表现的仅

局限于现实世界,因此不是“浪漫”的。浪漫文学则应是塞万提

斯和薄伽丘风格的结合,既有对生活和自然的客观的描述,又有

①

②

《德语文学史》,E.及E.·封·伯里斯著,慕尼黑:德国袖珍本出版社

1999年版,第34—35页。
《早期浪漫派》,E.贝勒著,柏林,纽约:德·格瑞特出版社1992年版,
第133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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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观的对生命与生存寓意性的表达,从而“超越单纯的人世,创

造出‘世界无限游戏’的图像”。①

二

谈到德国浪漫派文学的艺术成就,在国内外国文学评论界

往往会听到这样的说法:浪漫主义虽产生于德国,却没有给世界

留下伟大的作品,因此浪漫派文学的真正辉煌不在德国,而在法

国和英国。这一论断的偏颇之处在于,它忽略了德国浪漫派文

学形式的丰富性,也忽略了德国浪漫派不同作家风格上的多彩

多异。单从作家人数上讲,大概还没有哪个国家在仅仅几十年

的时间内,产生出如此众多的杰出的诗人与小说家,从早期的瓦

肯罗德、诺瓦利斯、蒂克、施莱格尔兄弟,到稍后的布伦塔诺、阿

尔尼姆、让·保尔、克莱斯特、福凯、霍夫曼以及后期的格林兄

弟、沙米索、艾兴多夫等等。撇开德国浪漫派在音乐和绘画中令

世人瞩目的成就不谈,但就文学形式而言,德国浪漫派作家们主

要在三个范畴中,即小说、艺术童话和诗歌中充分施展了自己的

天才和创造性。总之,前者即小说创作在浪漫派作家那里更具

有试验性质,而后者即艺术童话和诗歌则以其形式与内容完美

的结合,成了德国浪漫派贡献给德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不可

小觑的、魅力无穷的瑰宝。

小说———这里指的是长篇小说,即德语的“Roman”———在

古典主义诗学那里地位一直颇为低下。尽管到了中世纪末,流

浪汉小说以及宫廷、历史小说的兴起逐渐赋予小说这种文学体

裁越来越旺盛的生命力,但它在德国真正能够登上诗学的大雅

① 《早期浪漫派》,E.贝勒著,柏林,纽约:德·格瑞特出版社1992年版,
第133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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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堂尚需时日。甚至席勒也还曾以同情的口吻称小说家只是诗

人的异父兄弟①。应该说,一直到十八世纪下半叶,小说才真正

成为诗学中能够与诗歌平起平坐的一分子,成为所谓的三种“自

然形式”(歌德)之一的叙事文学“Epik”的主要成分。浪漫派诗

人对小说的情有独钟,却首先在于它具有某种整合功能,是“由

叙述、诗歌和其他形式组成的混合物”②;更为重要的是,它体现

了浪漫派作家的美学诉求,对于弗·施莱格尔而言,小说的特殊

意义就在于它宽广的美学空间。换言之,施氏在很大程度上把

他浪漫文学的美学理想建立在了对小说理论的探询之上。由于

创立了一个渐进的等式,即:浪漫亦为小说,而小说则是“进步的

整体诗”,他把“浪漫”这一概念提升到了诗的高度:“一部小说就

是一部浪漫的书”③。正因为赋予了小说如此重要的意义,浪漫

派诗人们才乐此不疲,不断进行着各自的小说试验,这包括弗·

施莱格尔本人的《卢琴德》,也包括诺瓦利斯的《海因里希·封·

奥夫特丁恩》以及布伦塔诺的《哥特维》。

如果说浪漫派诗人对于小说的热衷更多来自于他们从事美

学理论探讨的需求,那么,童话则无疑是德国浪漫文学中艺术上

最为成熟的形式④。得出这一结论不仅是因为浪漫诗人们为后

世留下了大量的童话作品,而且也由于浪漫文学的理论与实践

在这里最为接近。概括地讲,德国浪漫诗人对童话这一体裁的

①

②

③

④

《浪漫派文学———日耳曼学教程》,D.克莱默尔著,斯图加特,魏玛:麦
茨勒尔出版社2001年版,第114页。
《德语文学———文本与阐述·浪漫派文学1》,H.施米特主编,斯图加

特:莱克拉姆出版社1981年版,第251—252页。
《关于小说的信》,F.施莱格尔著,见《德语文学———文本与阐述·浪漫

派文学1》,H.施米特主编,斯图加特:莱克拉姆出版社1981年版,第

251页。
《童话与现代》,M.塔尔曼著,斯图加特:科尔哈默出版社1961年版,
前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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偏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:一是大量搜集出版了民间童话,二是

几乎每一位浪漫诗人都从事过童话创作。如果说格林兄弟的

《儿童与家庭童话》属于前一类的话,那么瓦肯罗德的《关于一个

裸体圣人的奇特的东方童话故事》、诺瓦利斯的《风信子与玫瑰

花》、小说《海因里希·封·奥弗特丁根》中的《克林索尔童话》、

霍夫曼的《金罐》和《胡桃夹子和老鼠国王》、蒂克的《金发埃克贝

尔德》以及豪夫的《冰冷的心》等则属于后者。这种由知名作家

创作的童话习惯上被称作“艺术童话”。应当说,无论是在民间

童话的挖掘整理还是艺术童话的创作方面,德国浪漫诗人虽然

说不上是开先河者,却称得上是集大成者。因为受法国女妖童

话的影响,十八世纪的德国已相继有一些童话作品问世,其中既

有对外来(比如东方)童话的介绍,也不乏本土作家的童话创作

(比如维兰德的童话)。其读者群主要来自贵族阶层,他们一方

面出于对游戏与笑话的兴趣,另一方面也有席勒所言的“感伤”

(dasSentimentale)需求①,即在文学中寻找生活里失落了的单

纯与魔力。但童话受到认真对待并真正走出边缘地位,还是到

了十八世纪末浪漫思潮兴起的时候。

有必要在这里对民间童话和艺术童话做一个基本的界定:

民间童话多为口头流传,一般篇幅短小,故事性强,情节曲折新

奇,充满夸张和幻想,语言生动浅显。创作上最大的特点是拟人

化,适于儿童理解,因此也称儿童童话。民间童话以(拙稚的)道

德秩序的重建为主导,惩戒邪恶,褒扬真善美,黑白分明,且大多

结局圆满。而艺术童话有三大类之说,其一是语气和风格都模

① 席勒将诗分为朴素的诗和感伤的诗,认为朴素的诗起源于诗人同自

然(现实)的和谐一致,而感伤的诗则是“表达理想”的诗,是诗人在失

去自然之后在文学作品中寻求自然的结果。见:《西方文艺理论名著

选编(上卷)》,伍蠡甫、胡经之主编,北京大学出版社,1985,第473—

496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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